
        
            
                
            
        

    
十月馬







作者：武林笑笑生



《冰戀書櫃》



在古羅馬，即凱薩大帝統治的王朝下，有一種血腥的祭祀儀式，沒有人知道它起源於何時！



但每一任帝王都樂此不疲的將這場祭祀進行下去！



十月的伊德斯日標誌著該年整個戰季的結束，每年的這一天在羅馬塞爾維利亞墻外的馬爾斯原野綠草如茵的檢閱場上都會舉行一場特殊的賽事——人們把當年最好的雄性戰馬成雙成對地套在四輪馬車上讓它們以極限速度飛馳；最終人們將跑在最前面的那對戰馬中的佼佼者封為該年的「十月馬」。



「十月馬」將接受人世間最大的榮耀，它在帝國皇帝的引領下，環繞整個羅馬廣場遊行一圈，而在此之後盛大的、血腥的祭祀儀式開始！



羅馬帝國的皇宮。



「父王，好看嗎？」美麗的公主，塞維婭輕盈地跳進他的父親，帝國皇帝，卡瑞斯的書房中，一旋身，緋紅的長裙鮮花般綻開，圓圓鋪在地上。



她揚臉嫣然一笑，整個人就像一粒奪目的珍珠，明艷不可方物。



今天塞維婭剛滿十六歲了，而也就在今天，再過一會兒，她就要去參加那個血腥的祭祀儀式——作為祭品。



塞維婭金黃的頭發波浪般從肩頭一直垂到腰際，一串珍珠夾在發間，從上到下依次變小，也越來越密，最後結成一條精巧的珠鏈束住長發。



她的肌膚象奶油一樣白嫩，碧藍的眼睛與她的父親一般無二。



聲音婉轉清澈，就是平常說話也帶著優美的韻律。



「父王，我是來向您道別的！」



卡瑞斯有些憂傷地攬過塞維婭的腰肢，讓她坐在自己的腿上，盯著她的眼睛，那雙與他一般無二的大眼睛，直到塞維婭害羞地低下了腦袋。



卡瑞斯有力的雙臂箍住塞維婭纖細的身子，雙手捧起她的腦袋，親吻著她的額頭、臉頰、耳垂以及‧‧‧‧‧‧嘴唇。



卡瑞斯痛吻著塞維婭，舌頭粗暴地擠開她的嘴唇，勾引著塞維婭的丁香蘭舌，吮吸著甘甜的津液。



「女兒，我的女兒，我可愛的塞維婭‧‧‧‧‧‧」



卡瑞斯在這一瞬間忽然無比憎惡起自己的身份，如果自己不是這個帝國的皇帝，也許塞維婭就不用‧‧‧‧‧‧參加那個該死的祭祀儀式。



卡瑞斯失神的吻著塞維婭，直到兩人都喘不過氣來。



塞維婭紅潤的臉頰嬌艷欲滴，如水的眸子滿是羞意，她溫柔地撫摸著父親的發皺的眉毛。



「開心點，父王，您應該為我驕傲才對。



我的姐姐們不都為了您，為了帝國的子民，獻身了嗎？我一直都為她們感到驕傲，而今天終於輪到塞維婭了，我們應該高興才對呀。」



卡瑞斯愛憐地看著自己最疼愛的女兒，忍不住又問住了她的可愛的嘴唇。



「等，等一下，請等一下，父王！」塞維婭嬌嗔道。



「父王，我還沒說完呢！」



塞維婭從卡瑞斯的腿上跳了下來，退後幾步，靠在書桌上，側著腦袋問道：「父王，好看嗎？」



十六歲的花季少女正是一個女人嬌艷欲滴的美麗時刻，無論眉梢眼角，都流淌著懷春少女清新芬芳的風情。



卡瑞斯嗅著處子的清香，贊嘆道：「怎麼能不美？這真是神的恩典！」



塞維婭聽著父親的贊嘆，嬌羞地低下腦袋，溫柔地說：「這也是先給父王的禮物呢。」



給我的禮物‧‧‧‧‧‧卡瑞斯欣喜地看著自己的女兒。



忽然他露出惡作劇般的笑容。



「尊貴的塞維婭公主，您可以向我展示一下您要先給我的禮物嗎？」卡瑞斯退後幾步，坐在椅子上，看著塞維婭。



「遵命，我的父王！」



塞維婭垂著眼簾，行了個屈膝禮，她把手伸到背後，用顫抖的手指解開衣鈕。



衣襟松開，華裙逶迤在地，露出銀白色的絲制內衣，然後跪在冰冷的大理石上，輕柔地拉起內衣。



她的小腿曲線柔美，沒有半分多余的脂肪，白嫩的大腿又圓又直，像玉制的圓柱。



卡瑞斯扯了扯衣襟，喘著粗氣道。



「快一點，我已經等不及了。」



塞維婭白了他一眼，緊緊捏著內衣邊緣，在臀下猶豫片刻，終於拉到腰際。



「啊……」卡瑞斯眼前一亮，發出一聲驚嘆。



面前是一只圓潤無比的美臀，它的顏色比牛乳更潔白，就像最精美的白瓷一樣富有光澤。



圓臀中，一條絲制的內褲，包裹著少女最後的秘密。



「這就是我的女兒的可愛的屁股嗎？快轉過去！讓我好好看看！」



塞維婭依言轉過身來，微微撅起屁股，兩片又白又嫩的臀瓣顫動著，白色的內褲深深地嵌入臀縫中。



「動一動！」卡瑞斯指揮著塞維婭晃動著自己的屁股，他吞了口唾沫。



「接下來，脫下內褲，讓我看看你迷人的陰戶！」



塞維婭的手指從內褲的兩側插入，內褲從凝脂般的雪肉上慢慢滑下，露出光滑的臀縫。



在臀縫底部，大腿結合處，是一團滑嫩的軟肉。



內褲剛剛掀開，一股處子的清香便彌漫出來。



那種誘人的氣息，使每個男人都為之性欲勃發。



塞維婭稚嫩的陰戶很豐滿，幹幹凈凈，除了紅白以外，再沒有其它顏色。



白的是陰阜，紅的則是那兩片嬌美的陰唇。



塞維婭把自己變成一直赤裸的羔羊，舉起赤裸的圓臀，露出兩片鮮花般綻放的肉片，獻給自己的父親。



卡瑞斯再也忍不住了，他撲了上來，雙手按住塞維婭的圓臀，揉搓著，彈動著，直到雪白的肌膚呈現出一片粉紅。



「美麗的天使，請問我可以進入您神聖的陰道嗎？」



「嗯……」塞維婭閉著眼睛從鼻腔裏發出一個音節。



「看著我，塞維婭，我要你看著我獻上你給我的禮物。」



「啊，不要……」塞維婭嗔怪看了卡瑞斯一眼，卡瑞斯毫不退讓地盯著塞維婭的眼睛，塞維婭迷失在卡瑞斯的雄性氣息中。



「……請享用獻給您的禮物。」塞維婭忍住無比的嬌羞，白凈的玉手伸到臀後，將並在一起的嫩肉慢慢剝開。



艷紅的陰唇張成橢圓形狀，內層的小陰唇翻開，猶如一瓣小巧的紅蓮，蓮瓣下方，是一個紅嫩的小孔。



卡瑞斯的陽具早已勃起地近乎暴裂，他紅著眼睛撲到塞維婭身上，龜頭頂住陰道口，叫道：「女兒，嘗嘗把你帶到這個世界的陽具的滋味吧！」



陽具慢慢擠入，先是龜頭，把肉穴擠開，然後棒身插入，開疆拓土，很快就觸及塞維婭的處女膜了。



塞維婭渾身一緊，雖然已經做好了足夠的心理準備，雖然肉穴已經被少女動情的液體完全浸濕，但下體突如其來的痛楚使她忍不住低叫一聲，只覺得下體仿如被撕裂一般，疼痛難忍。



在她白嫩的美臀中，一根粗黑的陰莖正在用力挺入。



那根陽具如同鐵器一樣堅硬，上面布滿怒張的血管。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她的雙腿用力的夾住卡瑞斯的腰，一口咬在卡瑞斯的肩頭，努力不讓自己喊出聲來，眼中滑下了兩行清淚，為自己逝去的少女時代。



卡瑞斯停了下來，吻幹塞維婭臉頰的淚水，柔聲道：「痛嗎？」



塞維婭搖了搖頭，輕輕地晃了晃屁股。



雖然剛被開墾出來的處女地仍有些不適，但她享受和父親合為一體的快樂，小穴被父親的大肉棒全部插入，無比的充實，無比的刺激，讓她完全不能自控，幾乎就要到達了最甜美的頂點。



他雞巴緩緩抽插，雙手則溫柔的撫摸，很快塞維婭敏感的身子竟在這樣的痛楚中反而升起了異樣的快感，身子像是被火灼燒一般，泛起了興奮的潮紅色。



小穴雖然依然疼痛，但那痛楚傳入腦中，似乎變成了強烈的快感，湧到身體各處。



不要！啊啊啊！忍著‧‧‧‧‧‧啊‧‧‧‧‧好丟臉‧‧‧‧‧不能‧‧‧‧‧不能在父王面前再一次出糗……啊啊……



隨著卡瑞斯富有技巧的抽插與玩弄，塞維婭身子裏的快感不斷積累，漸漸又到了臨界點。





唔！有什麼東西要從裏面出來了‧‧‧‧‧‧啊啊‧‧‧‧‧忍不住了‧‧‧‧‧不要‧‧‧‧‧啊啊啊‧‧‧‧‧不要啊‧‧‧‧‧要‧‧‧‧‧要‧‧‧‧‧要出來了‧‧‧‧‧啊‧‧‧‧‧來啦‧‧‧‧‧啊啊‧‧‧‧‧



塞維婭突然身子一僵，接著猛烈地抽搐起來，泛紅的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閉上眼睛雙眉緊皺，發出嗚的一聲長吟，她被自己親生父親的肉棒幹上了高潮！



卡瑞斯將塞維婭抱入懷中，讓正處於高潮余韻的塞維婭更加舒服地趴在他懷裏，等到塞維婭漸漸平復，道：「舒服麼？」



塞維婭柔弱地點了點頭，喘著氣反問道：「父王，對女兒的禮物滿意嗎？」



卡瑞斯沒回答，只是銜住塞維婭的嘴唇，無聲地給出了答案。



忽然。



「砰砰！」



門外傳來敲門聲，接著一個侍女喊道：「塞維婭公主，祭祀要開始了，您要現在過去嗎？」



塞維婭留戀地看著自己的父親，阻止了他說話。



「我愛你，父親，我要走了，我在天堂等著您‧‧‧‧‧‧」



卡瑞斯復雜地看著塞維婭好一會兒。



「去吧，做得漂亮些！我的女兒，你永遠是我的驕傲！」



被選為祭品的塞維婭公主出現在人民面前時，在這裏已有二十萬人到場，超過了羅馬人口的二分之一。



高達十五米的祭臺完全由水晶建成，通體澄澈，沒有絲毫雜質。



高大的宮門緩緩開啟，兩匹白馬仿佛踏在雲端一般輕捷地駛出，然後是一輛圍著輕紗的馬車。



民眾們不約而同地跪了下來，一手按在胸口，一手按著額頭，念誦著祝禱詞。



馬車在階前停下，眾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車前，等待塞維婭公主出現的一刻。



輕紗拉開一線，一只精致如玉的秀足緩緩伸出，踏在冰涼的水晶上，然後是一襲雪白的衣袍。



塞維婭公主身著白衣，赤著雙足，金絲般的長發披在肩後，整個人比腳下的水晶祭臺更為純凈。



她身上沒有任何飾物，但她精致的五官卻比世間最珍貴的珠寶更為精美。



初升的陽光映入水晶，少女雪花般的纖足踏著滿階流溢的金紅陽光，緩步走上祭臺。



民眾們低下頭，向聖潔的塞維婭公主頂禮膜拜。



塞維婭空靈地走到臺頂，停下腳步，雙手交叉按在胸口，然後跪在水晶祭臺上，輕輕念誦。



祈禱帝國子明在天神的庇佑下，得到永恒的安寧。



祝禱結束，一匹神駿的，猶如天馬般的，通體漆黑，不見一絲雜毛的高大馬匹被他的父親牽了過來，交到神官手中。



「那便是十月馬？」塞維婭忽然臉上閃過一片紅暈，好大，不知道比‧‧‧‧‧‧嘻嘻！



神官牽著十月馬走到高高的祭壇上，宣告最後，最盛大的祭祀儀式開始。



十月馬高昂著頭顱，打了個響鼻，似乎是在催促著什麼。



神官對著塞維婭說：「公主，您看，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塞維婭皺了皺眉，低低地哼一聲，卻順從地伏下身子，朝一頭站在在祭壇另一邊的十月馬爬去。



她雪白的肥臀高高撅起，衣袍的下擺無法完全遮住她的圓臀，底下的民眾一抬眼便能看到尊貴的公主殿下的衣袍下什麼也沒有，粉嫩的桃源私處一覽無余，一朵夾在臀間的肉花一搖一晃，花瓣象蝴蝶的翅膀一樣撲閃著。



塞維婭甚至可以聽到全場男性吞咽唾沫的聲音，她的臉紅透了，迷蒙著眼睛，腦子裏滿是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眾人眼前的場景。



哈‧‧‧‧‧‧哈‧‧‧‧‧‧不行了，在這樣下去，我會‧‧‧‧‧‧啊，要出來了‧‧‧‧‧‧



塞維婭咬著嘴唇緊緊夾住雙腿，但仍有一絲液體從縫隙中滲出。



終於塞維婭爬到了十月馬的馬腹下，只見十月馬的那條肉棒卻又軟又長，像一截粗粗的腸子懸在腹下。



塞維婭從十月馬兩條前腿之間鉆了進去，一直爬到軟垂的馬鞭跟前。



塞維婭紅著臉，在民眾火熱的目光的註視下一點一點接近又粗又黑的馬鞭，火熱的氣息噴在塞維婭的臉上。



塞維婭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握住馬鞭，茫然地看向四周，她看到無數帝國的子民虔誠，莊重的目光，她看到自己父親鼓勵的眼神，塞維婭忽然明白了什麼。



「是啊，我為什麼要有羞恥感呢！它是神在人間的代表啊。



塞維婭，你的身體是神的恩賜，讓它享用你的身體是你的責任啊。



而且我並不是在跟一匹馬交媾，而是向神獻上自己的身體！」



塞維婭張大了嘴試圖將馬的龜頭納入嘴中，可是粉紅的小嘴即使張到最大，也比十月馬的龜頭小了一圈，她只好伸著香軟的小舌，在龜頭上來回打轉。



也許是她嘴巴大小，十月馬對肉棒上傳來的刺激視若無睹，龜頭已經沾滿香唾，包皮還是軟搭搭覆在肉棒上滑來滑去。



女孩紅紅的嘴唇印在馬鞭碩大的龜頭上，兩手抱著馬鞭拚命捋動，急得快要哭出來。



「不要著急，慢慢弄，馬和人一樣，你越是著急，就越不能帶給他快感。」一旁的女神官悄聲說。



「你慢慢地沿著它的龜頭，一點點的舔，對，就是這樣！」



終於在女孩期待的目光下，十月馬響亮地打了個響鼻，馬鞭猛然勃起，像一條伸直的手臂一樣，直挺挺挑了起來。



塞維婭深吸了口氣，轉了個身，整個人彎成三角形，跪在地上。



少女粉紅的嘴唇不住輕顫，念誦著贊頌天神的經文。



十月馬那條粗黑的陽具幾乎比它的後腿還長，筆直指向少女臀間。



當冒著熱氣的陽具抵住少女的嫩縫，塞維婭象觸電般顫抖起來，身子一起一伏，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十月馬低吼著向前跨了一步。



烏黑的陽具一頂，卻沒有找到陰道口，只在雪肉上一滑，便沿著光潤的臀縫溜到一旁。



「我來幫你……」一旁的女神官白嫩的手握住馬鞭，小心地對準塞維婭的屁眼兒，往裏一送。



等狗陽進入大半，女神官松開手指，十月馬狠狠一捅，嘰的一聲，粗黑的馬鞭整根插進玉戶。



「父王！」塞維婭痛苦地尖叫了一聲，像要掰碎般拚命掰著白光光的大屁股，臀溝被掰成一個平面，只見晶瑩的粉臀被獸根頂得翹起，精致的肉縫張成圓形，被粗黑的獸根完全貫穿。



縫隙中，露出一抹粉紅的肉色。



夕陽西下，碧綠的草原塗上一層淡淡的嫣紅。



馬爾斯原野的祭壇上，一個純潔而又美麗的公主柔順地伏在地上，一匹通體漆黑的駿馬盡情享用她芬芳的肉體。



駿馬的後腹貼在公主光潔的玉背上，腰胯拚命聳動。



‧‧‧‧‧‧



駿馬的插入還在繼續，似乎要把整支陽具完全插進少女體內。



塞維婭稚嫩的肉穴被粗如人腿的巨大陽具侵犯，那種撕裂的劇痛令她叫也叫不出來。



少女的幽香與野獸的腥臭混在一起，構成了一股奇異的味道。



漸漸地，塞維婭適應了馬鞭的侵犯，她的身子竟在這樣的痛楚中反而升起了異樣的快感。



她看著完全沒入自己身體的馬鞭，忽然有些疑惑，那馬鞭超過了三十公分，這是任何正常女子都無法容納的長度，竟然完全被我納入體內，難道我天生便註定要與馬交媾嗎？



塞維婭感受著駿馬龐大的龜頭穿透了她的花心，沿著遠比陰道緊密的宮頸一直頂進子宮，甚至將子宮壁也頂得突起。



她伸出手來摸了摸自己的小腹。



隔著滑嫩的皮膚，竟在肚臍附近摸到一團硬硬的物體。



「十月馬的龜頭！」塞維婭隔著肚皮，撫摸著十月馬的肉棒。



十月馬被她摸得舒服極了，晃了晃腦袋，粗大的肉棒血脈俱張，越發賣力地一頭插在少女臀間，露在體外的部分像示威般一震一震。



塞維婭感到從宮頸到陰道，整條肉腔都霍霍作痛，像被馬鞭剝掉了一層皮似的。



她眼中淚花漣漣，但還是一面咬牙強忍，一面極力撅高肥臀，承受著馬鞭兇猛地撞擊。



就在她難以支撐的時刻，馬鞭突然一陣跳動，把一股股濃濁的馬精射在少女子宮深處。



「呼——它射了，射進子宮裏了。」女孩頓時松了口氣，開心地笑了起來。



等十月馬終於被人牽走，塞維婭仍然軟綿綿趴在地上，無力地喘息，離開了肉棒的支撐，那只白白的小屁股終於落了下來。



粉嫩的臀瓣完全張開，屁股中間被搗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洞穴，紅艷艷的肉壁塗滿鮮血，仿佛被人惡意搗毀的嘴巴。



從內看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樣敞開的宮頸口。



此時，灌滿子宮的駿馬陽精，正從中緩緩流出。



「您還好嗎，公主？」



祭祀還沒結束，神官詢問道。



塞維婭疲憊地應了聲。



「嗯！」



「那麼，我們繼續吧？」



「嗯！」



幾個神官將塞維婭的陰道口用玉制的塞子塞上，抬到一塊鋪在地面上的白色席上。



在席上一個木制刀架，上面是一把銅制的肋差。



塞維婭奮力跪坐起來，芊芊玉手顫抖著伸向肋差——那是一把經過鑄劍大師精心鍛造和打磨的鋒銳短刀，塞維婭的手指掠過自己柔軟的小腹，這把刀可以輕易的將她的小腹切開。



少女深吸一口氣，祭祀儀式還差最後一步，她要將裝滿十月馬陽精的陰道連同子宮一起切下來，進獻給神靈。



深呼吸，深呼吸，少女下定決心似的狠狠握住短刀，她朝著自己的父王的方向看去，她的父王也正看著自己，塞維婭緊繃的臉龐放松下來，僵硬的肌肉也組建變得柔軟，少女女的臉龐浮現出了微笑，雙瞳中帶著夢幻般幸福的光芒。



「父王，我的愛人，感謝神讓我遇見了你，給與我美好的回憶‧‧‧‧‧我已經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少女的手平靜地將短刀抵在柔嫩的腹部。



「神啊，這是卑微的我獻給你的貢品，若果您對這份貢品感到滿意的話，請您保佑我的父親和他的帝國吧！」鮮紅的血線在少女奢華的白嫩肌膚上浮現，切裂的痛苦讓少女的嬌軀布滿了細密的汗珠，昏黃的燈光下如同油脂一般發射著光華，讓她的美麗變得更加虛幻。



血沿著刀身流出來，爬過雪白的大腿，淌到地上。



「我的血好紅……」她想。



刀刺入的深度把握得很好，剛剛觸到小腸的外壁。



緊握刀尖的手，可以感覺得到小腸的蠕動。



「哈……哈……終於，我真的切腹了」她豐滿的胸部劇烈起伏著，雙手猛然用勁把刀柄向左推過去。



刀刃滑過皮膚。



「嗤嗤」地響著，鮮紅的血，活潑地湧出來，在她下身和地上肆意遊走著。



一股血淌過陰蒂，很溫暖，她輕輕地哼了一聲。



痛感，在此時傳到了她的腦神經，弄得她頭有些發暈，但一波波的快感也從被鮮血浸潤的下身不斷地傳上來，她微微閉著眼睛，纖細的腰肢不自主地扭動著，喉嚨裏低聲哼著，有如夢囈。



她抬起頭，朝著自己父親的方堅強地笑了笑，深深吸了口氣，一鼓作氣，把刀刃推倒了肚子最右邊，直到刀鋒輕輕滑出傷口。



雪白的肚皮上，一道長長的傷口，皮膚是剔透的羊脂白，血是鮮紅的，脂肪是淡黃色，肌肉是紫紅色，大張著，小腸閃著光，晶瑩圓潤，在傷口中探頭縮腦，好奇地向外張望。



疼痛和快感，使她不自主地呻吟著，塞維婭努力坐直身子，把手插進撕裂的小腹，摸索著什麼。



找到了‧‧‧‧‧‧‧哈‧‧‧‧‧終於找到了‧‧‧‧‧‧子宮‧‧‧‧‧‧我的子宮‧‧‧‧‧‧



塞維婭一只手伸入腹腔，握住女性最寶貴的器官，另一只手握緊肋差，猛刺！



「啊！」



巨大的痛苦是塞維婭再也維持不住自己端莊的形態，她的金色的長發披散開來，仰躺在地上。





一旁的女神官趕緊上來，將塞維婭扶正。



「公主殿下，您已經做得夠好了。



接下來就讓我來幫你吧！」



塞維婭搖了搖頭，她哆嗦著將鋒銳的肋差送入陰道之中。



父王，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擺動，橫切。



「唔‧‧‧啊‧‧‧啊‧‧‧‧」



直接來自子宮的刺激，讓少女在痛苦中找到了快感，塞維婭緩慢而媚惑的呻吟著，下體即使插著玉塞也阻擋不了淫水從縫隙中流出。



「啊……」



隨著拉著長音的嘶吼，少女插入腹腔的手臂猛然拉出，女性最為寶貴的器官連同被切斷的陰道一同被拉出體外。



跪坐在血泊裏的她，臉漲的通紅，渾身都被汗濕透了。



她呼吸急促，雖然性器缺失，但腦海中的快感卻一浪高過一浪地襲來，讓她忍不住想大聲地呻吟著。



當女神官將她切下的性器高高舉起時，塞維婭感受到了全場人的尊崇。



「看來他們對我的演出很滿意……」她想著，又來了精神，向著他們又笑了笑，她覺得神智一點點的模糊起來，眼淚也不由自主的淌了下來，周身都在劇烈的痙攣。



父王，我做到了‧‧‧‧‧‧



夕陽下，塞維婭雪白的玉體象水晶一樣晶瑩剔透，柔軟的金發垂在臉側，露出一瓣精致的紅唇。



‧‧‧‧‧‧



塞維婭的性器被女神官火速送到古羅馬歷史最悠久的神廟——裏吉亞神廟以便器官裏的精液流入裏吉亞聖壇，保佑羅馬的種族興旺發達、生生不息。



精液流盡之後，神廟的貞女們就把塞維婭的性器投入裏吉亞神廟的聖火中燒成灰燼。



接著，這些裏吉亞貞女們又把生殖器燒成的灰燼收集起來混入面粉中烤成糕點奉獻給古羅馬的締造者———羅馬的第一任皇帝：羅慕路斯，祈求帝國永遠擁有無人匹敵的威嚴和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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